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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講座 
江莉莉教授 

新加坡管理⼤學校⻑ 
主辦：國⽴政治⼤學（臺灣），2026年 3⽉ 12⽇ 

iGER（通識教育復興倡議） 
全⼈教育與⼤學轉型： 

重新思考百歲⼈⽣下的通識教育 

引⾔ 

各位⽼師、各位同學，早安。⾮常榮幸能來到政治⼤學，跟⼤家分享我的⼀些想法。但更

重要的是，有機會向各位學習。 

我⼀直很期待能來這裡，跟在座的各位——也就是負責形塑臺灣未來通識教育與全⼈發展
的領導者與學者們⾒⾯。不過，任何變⾰的關鍵，不只取決於⽼師、教職員或教授，更在

於學⽣。所以，我們不僅要說服同仁們認同全⼈發展的重要性，同樣重要、甚⾄更重要的

是，要讓年輕學⽣看⾒其中的價值，並願意擁抱學校為你們創造的機會。 

對於在座的教師們，你們的⼯作不只是調整課程或檢討選修規定——這些是課程委員會做
的事。你們其實正在參與⼀個更深層的任務：定義在⼆⼗⼀世紀，“教育⼀個⼈” 究竟代表
什麼。我覺得，通識教育委員會的⼯作，可以稱為“⽂明⼯程”。它不只關乎就業能⼒——
雖然這也很重要——也關乎⾝份認同；不只關乎技能，也關乎品格；不只關乎知識，也關
乎判斷。 

請容我先提出⼀個既古⽼但⼜迫切的问题：⾼等教育的⽬的是什麼？是為了幫助學⽣準備

好進⼊職場，還是為了幫助他們過有意義、有責任感、有貢獻的⼈⽣？幾世紀以來，⼤學

⼀直在“實⽤”與“養成”之間尋求平衡。我並⾮主張哪⼀邊更重要，事實上，兩者都很重

要。 

但是今天，有兩股強⼤的⼒量，把這種張⼒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：⼀個是⼈⼯智能，另⼀

個是⻑壽。這兩者不僅迫使我們重新思考 “該教什麼”，更迫使我們思考 “要把學⽣塑造成
什麼樣的⼈”，以及 “這個過程要持續多久”。 

我今天想說的重點很簡單。如果我們認真看待在 AI時代展開百歲⼈⽣的現實，那麼全⼈
教育就不再只是個遙遠的⼝號，⽽是⼀個急迫的需要。⽽通識教育，若能妥善規劃並勇敢

落實，正是我們⼿中⼀個能協助實現這項⽬標的有⼒⼯具。不過我必須補充，它需要與其

他⼯具搭配使⽤。通識教育並⾮萬靈丹。這⼀點我會在稍後提出 “⾼等教育需要顛覆的四
個領域” 時再回來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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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反思的時刻：三個背景脈絡 

第⼀，從⼈⼯智能到⼈類能⼒ 

⾸先，讓我回顧⼀下我們進⾏這些討論所處的背景。談到⼤學的未來，不能不談⼈⼯智

能。現在每個⼈都在談 AI。在全球各個論壇上，AI被形容為具變⾰性、顛覆性，甚⾄在
某些情況下是動搖根本的⼒量。有些過去被視為極具價值的技能，可能在短短幾年內就變

得過時。我董事會裡有⼀位成員，她是⼀家跨國投資公司的⾼層，她負責東南亞業務。有

⼀天她對我說：“你知道嗎，你們現在⼊學的⼀年級學⽣，等到他們畢業時，他們所學的

東⻄可能已經全都過時了。” 這確實是當今許多⻘年⼈所⾯對的殘酷現實。所以，我們認
為⾮常有價值的東⻄，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變得毫無⽤處。 

但這裡出現了⼀個有趣的悖論。當⼤型科技公司的⾼層被問到“學⽣現在應該學什麼”時，

很多⼈並不只是說寫程式或機器學習。相反地，他們提到了哲學、倫理學、歷史與博雅教

育。這個現象反映了⼀個更深層的事實：在⼀個機器處理資訊⽐⼈類更快、更精準的世界

裡，最持久的⼈類能⼒並不是計算能⼒。我們當然需要了解並學習計算能⼒，但不能以此

為終點，因為機器⽐我們更快、更準確。那麼，剩下的究竟是什麼？是判斷⼒、倫理推理

能⼒、詮釋能⼒、創造⼒，以及在模糊情境中導航的能⼒。 

⼈⼯智能迫使我們⾯對⼀個價值⽭盾：科技越強⼤，⼈類的洞察⼒就越重要。如果真是如

此，那麼讓學⽣探討根本問題、接觸多元思想、學習跨領域思考的通識教育，就變得不可

或缺，⽽⾮可有可無。 

它不應只是專業學習的點綴。我並⾮主張⽤通識取代專業，⽽是認為兩者應相輔相成。通

識教育是為了因應不確定性、複雜性與道德責任所做的準備。 

 

第⼆，從普及化到轉型 

第⼆個背景脈絡是：⾼等教育需要從重視“量”的普及化——也就是讓越來越多⼈接受⾼等
教育，轉向重視“質”的轉型。臺灣與許多東亞社會在擴⼤⾼等教育⼊學機會⽅⾯已取得驚

⼈成就。從菁英體系（只有前 10%或 15%的⼈能就讀）過渡到普及參與，是項了不起的
成就。要擁有那麼多具備⼀定品質的⼤學來提供教育並不容易。在臺灣，早在將近⼆⼗年

前的 2008年，⼤學⼊學率就已達到⾼中畢業⽣的 95%。然⽽，20⾄ 24歲⻘年的失業率
仍接近全國失業率的四倍。在中國，出現了“蟻族”⼀詞，⽤來描述湧⼊⼤城市、雖有學歷

卻只能從事低薪臨時⼯作、掙扎求存的畢業⽣。有些年輕⼈甚⾄選擇“躺平”，徹底拒絕⾼

壓⼯作⽂化。“安靜離職”的現象更已蔓延全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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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⾼等教育的普及化解決了過去的問題，⽽今⽇的挑戰是“轉型”。當幾乎⼈⼈都擁有

學位時，學位本⾝再也無法保障穩定或意義。⻘年失業、就業不⾜，以及對傳統職涯路徑

⽇益增加的懷疑，都顯示過去那種“努⼒學習、找到穩定⼯作、安穩退休”的線性成功模式

已不復存在。我們⾯臨的問題不只是接受⾼等教育的“機會”，我們需要的是“養成”——養
成有適應⼒、有韌性、能反思、能應對⼈⽣變局的年輕⼈。 

所以，我們需要從普及化，轉向關注我們所提供的教育“品質”，以及我們需要在年輕⼈⾝

上激發的“轉型”。 

第三，百歲⼈⽣與三階段模式的⽡解 

接下來是第三個背景脈絡。過去⼀個世紀，⼈類平均壽命⼤幅上升。在許多先進社會，活

到 90多歲已不稀奇，活到 100歲也越來越有可能。然⽽，我們的教育模式仍然根植於⼈
⽣的“三階段”概念：先是教育，然後⼯作，最後退休。在這個模式下，年齡等於階段：教

育集中在⼈⽣前期，⼯作佔據中段，學習則被認為會逐漸減少。 

在百歲⼈⽣的背景下，這種線性模式變得難以持續。22歲時獲得的知識，無法⽀撐⻑達
60年的職業⽣涯。壞消息是：如果我們活到 100歲，為了維持接近退休前的⽣活⽔準，
我們必須⼯作到 80歲。因此，如果我們最後⼀次更新知識是在 22歲，那麼若無持續學
習，這些知識無法⽀撐我們 60年。⻘少年晚期形成的⾃我認同，也無法在數⼗年的科技
顛覆與社會變遷中維持不變。單靠財務資本，更無法確保漫⻑⼈⽣中的幸福感。這意味着

什麼？我們⼯作賺錢是為了舒適退休，但財務可持續性雖然重要，卻不是⽀持我們度過百

歲⼈⽣（甚⾄ 80歲⼈⽣）的唯⼀條件。漫⻑的⼈⽣需要多次⾃我重塑、持續學習與情緒
韌性——因為倘若你要⼯作 60年，我敢說你⾄少會被裁員⼀次，或者換⼯作 10次、20
次。因此，你需要情緒韌性來重新打造⾃⼰。你需要社會網絡——那些願意在你⼈⽣路上
幫助你、在你意想不到時為你開啟機會⼤⾨的⼈。你需要健康的⾝體——如果其中有 40
年都在⽣病，活到 100歲也沒有意義。你還需要道德根基。這些不是次要能⼒，⽽是⽣
存的必須條件，是幫助我們活得好的重要基礎。 

如果⼤學要幫助學⽣為這樣的⼈⽣做好準備，全⼈教育就必須成為核⼼。⽽通識教育，若

能有意地被建構為“整合核⼼”⽽⾮“待辦事項清單”，就具有獨特的能⼒來培養這些素養。

它讓學⽣接觸多元的掌握知識⽅式——取決於通識教育的設計，你可能從⼈類學、物理
學、⼼理學等不同學科學習。你從多種認知⽅式與知識體系中學習。如果執⾏得當，它會

引導學⽣反思意義與價值，並建⽴超越專業訓練、持續⼀⽣的批判性探究習慣。專業學科

學習⾮常重要；你不懂法律就不能當律師，不懂⼟⽊⼯程——請不要在不了解⼟⽊⼯程的

情況下去建橋樑，這關乎⼈命。但如果你認真對待通識教育所培養的技能與知識，你會成

為更好的律師、更好的⼟⽊⼯程師。事實上，專業知識中有許多變化得⾮常快，例如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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⽅式。過去我讀地理時，要做⼟地測量，我們得拉著鏈條，實際的鐵鍊，來測量兩地之間

的距離。今天，我們有了建築資訊模型（BIM），⼀切都在線上。特定學科、特定專業中
的這些知識會改變，⽽且改變得很快。但通識教育中的某些知識與思考⽅式，實際上可以

持續⼀輩⼦。  

我舉個例⼦。我們有⼀個類似通識教育的“核⼼課程”，其中⼀⾨課叫做“⼤哉問”。這⾨課

每年有⼀個主題，所有學⽣都必須修讀。主題可能是關於戰爭與和平、財富與貧窮、快樂

與痛苦（後者最受學⽣歡迎）。我們會從不同學科的⻆度，幫助學⽣思考這些議題。以快

樂與痛苦為例，會有教授來談論你快樂或悲傷時⼤腦的運作。於是，你可能會開始想：有

沒有某種技術可以透過⼲預⼤腦來觸發快樂？這就牽涉到倫理問題。因此，同⼀⾨課也包

含了倫理討論。接著，還有宗教觀點：在宗教傳統中，快樂與痛苦的意義是什麼？在東南

亞，有些⽂化不⿎勵「太快樂」，因為他們相信事物是循環的——如果你太快樂，就會有
壞事發⽣。這些是實際影響⼈們⽣活⽅式的傳統、⽂化與信仰。所以，這不僅關乎科技、

哲學或宗教傳統，它們都很重要。接觸這些能幫助你學習如何連結不同學科與⽂化，幫助

你的批判性思考並提問：“我相信那個宗教傳統嗎？我不信，但有⼈信。那我該如何應

對？” 我要說的是，這些是永恆的問題，是永恆的主題。戰爭與和平。世界維持了約 80
年的相對和平，但看看現在中東發⽣的事。為什麼會發⽣？我們能理性地討論這件事嗎？

我們的學⽣有⾜夠的知識知道該如何思考這件事嗎？即便你最後決定成為⼀名醫⽣，你

說：“我不在乎戰爭與和平，我只想救⼈。” 那麼，你或許可以成為⼀位決定花⼀年時間前
往戰區幫忙的醫⽣。但我想這麼做嗎？為什麼？世界上正在發⽣什麼？這是最好的幫助⽅

式，還是應該⽤其他⽅式幫助？這些是關乎⼈性的問題，是關乎我們作為⼈類如何⽣活的

問題——⽽通識教育正是要激發我們思考這些問題。 

需求與現⾏做法之間的差距 

儘管我們正⾯對⼈⼯智能、百歲⼈⽣，以及教育從追求規模擴張轉向追求深層轉型的現

實，許多⼤學卻仍然沿⽤為上⼀個時代⽽設計的結構。過早且僵化的專業分流，讓學⽣在

還沒充分探索⾃⾝興趣與⾃我認同之前，就已经被導⼊狹窄的道路。這⼀點在英國尤其明

顯：過早就專業化，幾乎沒有機會接觸其他學科。學科內部的過度專業化使知識變得零

碎，難以應對跨越不同領域的系統性問題。 

⼀個典型的例⼦是專科醫⽣。你去看專科醫⽣時說：“我有個問題，我覺得是胃的問題。”

他只檢查你的胃，不⼀定會想：“我還需要考慮你的⼼臟狀況。” 然後以整體⽅式治療你。
很多時候，醫⽣治療的是疾病，⽽不是⼈。在此向醫學院的朋友們致歉。過度專業化就會

這樣——你可能找到⼀位全天下最好的乳癌腫瘤科醫⽣，他只懂乳癌腫瘤，卻沒想到化療
越多，越需要監測肝臟，因為所有毒素都會跑到肝臟。如果肝功能不好，無法有效排毒，



 

 5 

SMU Classification: Restricted 

你反⽽會得到肝癌。這是⼀個簡化且極端的例⼦，我誇⼤是為了說明觀點。所以，即使在

醫學這個領域裡，我們也需要更整體的思維。過度專業化讓知識碎裂到難以解決跨領域的

系統性問題。  

在世界許多地⽅，⼈⽂學科的⼊學率正在下降，理由往往是“缺乏即時的職業關聯性”。我

當年讀地理，常被問到：“你讀地理能做什麼？” 我就⽤⾃⼰的學科舉例，不想挑剔別⼈的
領域。我表姐問我媽媽：“你⼥兒為什麼讀地理？她以後要做什麼？只能教書嗎？” 當我成
為⼤學教務⻑時，⼀位前同事對我說：“你怎麼當上教務⻑的？你讀的是地理耶。” 這完全
是對教育意義的誤解。重點不⼀定是那個學科本⾝，⽽是我從中培養的批判性思考、連結

不同領域的能⼒、以及既能哲學思考⼜能實際執⾏的能⼒。這些不必然來⾃某個特定學

科。所以，如果你說⼈⽂學科⼊學率下降是因為沒有即時的職業關聯性，我會說：“請再

想想。”  

此外，我想指出，許多地⽅的教學⽅式——我們如何教、如何學——仍然停留在“講述
式”，也就是我現在正在做的：⼀位教授站在前⾯對著⼤家講課。其實我們在新加坡管理

⼤學平常並不是這樣上課的，所以很抱歉今天在這裡這樣做。我們那種⼤講堂全校只有兩

間，⽽且我們不⽤來給學⽣上課，⽽是⽤來舉辦像今天這樣的講座，或邀請特別講者。我

們所有的課程都在像剛才那樣的⼩教室進⾏，班級⼈數平均約 40⼈，全部採研討會形
式。因為講述式教學無法激發學⽣的互動⽂化與批判性思考⽂化——那種會提問、會彼此
辯論的⽂化。我想說的是，儘管 AI正以猛烈之勢降臨（甚⾄不是悄悄逼近），儘管我們活
得更久、需要更可持續的技能，但在許多⼤學裡，我們仍然在做⾄少兩百年來⼀直在做的

事。這也延伸到評估⽅式。當⽣成式 AI突然出現時，許多⼤學說：“我們必須禁⽌ AI，不
能⽤，因為那樣得到的是 AI的答案，不是學⽣的答案。” 其實我認為我們不能禁⽌ AI，
也不應該禁⽌。我們應該⿎勵使⽤ AI，但要批判且負責任地使⽤。我們作為教育者的責
任與⻆⾊，正是幫助學⽣學習如何做到這⼀點。 

因此，当我們以兩百年來⼀貫的⽅式做事，這些模式雖可理解，也反映了歷史發展與制度

慣性，但它們與當代需求之間卻越來越脫節。我們在⼀個動盪的時代為穩定⽽教育；我們

訓練專家來解決需要跨領域知識與串聯點滴能⼒的問題；我們在⼀個知識無所不在的世界

裡傳遞內容。 

全⼈教育需要的不是漸進式改⾰，⽽是“重新定向”——轉變我們對學習⽬的與結構的認
知。這種重新定向可以有多種⽅向。我提出其中四個⽅向，並將在每個⽅向中說明通識教

育扮演的⻆⾊，以及其他變⾰⼯具。 

 

 



 

 6 

SMU Classification: Restricted 

四個需要顛覆的領域與通識教育的⻆⾊ 

那麼，這四個需要顛覆的領域是什麼？通識教育在其中⼜扮演什麼⻆⾊？ 

這四個關於顛覆與重塑的領域，核⼼圍繞四個主題：超越認知的重要性、彰顯⼈性與管理

⼈類脆弱性的關鍵性、跨領域深度的培養以及與學⽣終⾝同⾏的承諾。我將逐⼀說明。 

第⼀：超越認知 

⻑久以來，⼤學⼀直偏重認知學習——這本來就是⼤學的使命。我們偏重分析推理、技術
精通、學科知識（或許現在也包含跨學科知識）。這些都屬於認知，⽽且絕對⾄關重要，

這是⼤學必須做的事。 

但我想說的是，⼈類擁有的能⼒遠超過認知智能：⾃我覺察、同理⼼、道德想像⼒、美學

感受⼒、道德勇氣。這些才構成⼀個“全⼈”。全⼈不只是⼤腦，全⼈擁有所有這些不同的

⾯向。 

哈佛教育研究所教授霍華德・加德納，四⼗多年前出版了著名的《⼼智的架構：多元智能

理論》。這是⼀本很⽼的書，但⾄今仍被廣泛引⽤與討論。基本上，他提出⼈們擁有不同

種類的智能：語⽂—語⾔智能（有些⼈⾮常擅⻑說話、寫作）；邏輯—數學智能（有些⼈
極具邏輯，擅⻑數學，但卻不善⾔辭）；空間—視覺智能；⾝體—動覺智能（所以他們是
很好的運動員）；⾳樂智能；⾃然主義智能（對⾃然世界⾮常感興趣，並有直覺探索的能

⼒）。 

但我想說，其中有兩種是貫穿各領域的。無論你是數學家型還是⾳樂家型，有兩種智能⾮

常重要：內省智能與⼈際智能。我等下會再详细讲解。他的理論因缺乏實證基礎⽽受到批

評，批評者認為他所謂的“智能”基本上只是不同的天賦、⼈格特質或能⼒。⽼實說，我不

太在乎怎麼稱呼它。事實是，⼈類個體擁有所有這些不同⾯向。如果我們認為教育的⽬的

是全⼈發展，那我們過去真的忽略了很多。我們⼀直只關注認知，進⼊專業教育後，甚⾄

只關注認知中的⼀⼩部分。那麼，⼤學扮演的究竟是什麼⻆⾊？ 

如果你思考“內省智能”，你需要培養個⼈成⻑，需要培養幸福感與內在韌性。在許多⼤學

裡，這幾乎不存在——我們沒有真正關注它。我們往往優先考慮學術與專業技能。⾄於情
商、⼈際效能與跨⽂化理解——我們更多只是嘴上說說。我們會說：”喔，跨⽂化理解⾮
常重要。⼈際軟技能⾮常重要。” 但我們究竟做了哪些有意識的培養？我搜尋了世界各地
⼤學的委員會，不斷出現的是“課程委員會”，那是⼤學的主要委員會。有沒有任何“課外

活動委員會”？有沒有任何“體育委員會”？有沒有任何⼀個委員會是專⾨關注培養這些其

他⾯向的？⼤多數⼤學沒有。然⽽，全⼈教育要求這些能⼒或智能必須被“有意識地”，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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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放任給課外活動碰運氣。像是：”喔，你剛好喜歡⽻球，就去參加⽻球隊，然後你就

會奇蹟般的學到韌性、學到如何與⼈合作。我們並沒有有意識地思考這些事情。 

韌性、⾃我覺察、探索精神——我認為這三種特質對內省智能⾮常重要。讓我逐⼀說明。 

韌性是充滿變動的百歲⼈⽣的基礎。過去，⼈們可能⼀輩⼦待在同⼀家公司、做同⼀份⼯

作。如今，我們的畢業⽣如果到了第三年還沒換第⼆份⼯作，就會覺得：“喔，我是個失

敗者。”韌性意味著你在跌倒後能⾃⼰爬起來。你願意說：“哇，世界變化好快。沒關係，

我能⾯對，我不會放棄，我不會‘躺平’。”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，韌性常被等同於⼼理諮商—
—遇到危機或⼼理健康問題時，就把學⽣送去諮商。但韌性遠不⽌於此。它不只是危機發
⽣後獲得諮商服務，更是主動培養情緒調節能⼒。我們如何處理⾃⼰的情緒？當有⼈批評

你時，你能承受嗎？你知道如何振作起來繼續前進嗎？它關乎社會連結，因為如果你孤⽴

無援，就沒有⽀持系統。它關乎⼈⽣⽬標感——你這輩⼦想做什麼。當然，它也是從失敗
中恢復的能⼒。 

通識教育可以在這裡發揮作⽤。透過融⼊結構化的反思、倫理困境討論、協作專案以及接

觸多元觀點，通識教育可以協助建⽴韌性。這樣⼀來，當有⼈強烈反對你，或是在社群媒

體上攻擊你時，你就有能⼒運⽤道德指南針、倫理價值觀與批判性思考來度過難關，⽽不

是直接反應說：“喔，太糟糕了，我要反擊，我要罵回去。” 當學⽣認真參與哲學辯論、衝
突討論、歷史悲劇或社會政治衝突時（這些在良好的通識教育課程中都會出現），他們學

會忍受模糊性，並以深思熟慮⽽⾮衝動反應的⽅式應對。這種智識與情緒的韌性將成為終

⾝資產。 

當然，通識教育絕⾮培養韌性的唯⼀答案。要主動培養韌性，還需要創造社交連結的機

會。如同我所說，如果你是隱⼠，⼈⽣遇到危機時沒有⼈可以求助，怎麼會有韌性？因

此，我們需要創造環境來促進友誼與師徒關係的建⽴，並系統性地引⼊社區參與及正念等

健康實踐。這些都有助於培養社交與情緒韌性，並在個⼈與職業⽣活中建⽴⽀持系統。這

些需要有意識地規劃，需要制度上的⽀持，就像課程獲得的重視程度⼀樣。 

在我服務的⼤學，我們制定了⼀個韌性架構，幫助學⽣逐步建⽴韌性。透過提供教育、⿎

勵與經驗，培養學⽣在⾝體、智⼒、財務、職涯、社交與情緒⽅⾯的韌性，以應對⼈⽣的

挑戰。“教育”是什麼？我不是說開⼀⾨“韌性課”，⽽是製作精⼼策劃、⽣動有趣的短⽚，

讓學⽣願意觀看，並從中學習思考韌性的不同⽅式。“技能”——我談到新加坡的財務韌
性。曾有⼀段時間，很多⼈使⽤信⽤卡並延遲繳款，卻沒意識到信⽤卡公司對延遲繳款收

取多少費⽤。⼈們在不甚了解的情況下投資。因此，財務韌性需要我們對學⽣進⾏財務素

養教育。我們剛辦了⼀場財務素養博覽會，在中庭設置了不同攤位，讓學⽣透過遊戲理解

財務素養的意義。這只是財務素養的例⼦，其他⽅⾯的韌性也可以這樣做。⼀是教育，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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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“⿎勵”，提供專業與同儕⽀持。我並⾮說諮商不重要，專業諮商⽀持⾮常重要。但除了

專業⽀持，我們還提供同儕⽀持。我們培訓有興趣幫助其他學⽣的學⽣成為“同儕幫⼿”，

訓練他們留意可能有⼼理健康問題的同學，同時也知道何時該轉介給專業⼈⼠。第三部分

是“經驗”。我們有意識地讓學⽣經歷能夠鍛鍊韌性的經驗。當事情變得困難時，我們不會

⽴即介⼊試圖解決。舉個例⼦。我稍早在⼀個會議中提到“SMU-X”這個教學法。它讓學⽣
參與真實世界的專案。例如⼀家私企說：“我有這個問題，需要⼀組學⽣幫我們準備解決

⽅案。”也可能是政府機構或⾮營利組織。我們在 2015年剛開始實施時，學⽣的回饋

是：“教授，這太難了。合作組織原本同意交付的時間表，之後⼜改變，說明天就要。專

案開始時確定了範圍，三週後他們⼜更改範圍。太難了，這會影響成績，能不能取消？”

我們說：“不⾏，因為這就是你即將進⼊的真實世界，你⼯作時就會⾯對這些。我們不是

要讓你避開，⽽是要讓你沉浸其中，並幫助你學會如何應對。我們幫助你學習協商截⽌⽇

期，幫助你學習當對⽅想以某種⽅式重新定義問題時，該如何從不同⻆度思考。” 這就是
我們提供的關鍵發展機會，不是帶他們避開困難，⽽是幫助他們成⻑。 

韌性是內省智能的⼀部分。內省智能的另⼀部分是⾃我覺察。漫⻑的⼈⽣需要個⼈構築⾃

⼰的道路，⽽不只是遵循既定腳本。要做到這⼀點，你需要了解⾃⼰。在新加坡，學⽣們

上幼兒園、⼩學，課程都是設定好的。然後上中學，有了⼀點有限的選擇。然後上初級學

院，你知道必須在主修領域修⼀兩⾨課，再加⼀個對⽐領域。⼀切都安排好了，你只需跟

隨路徑。然後上了⼤學，什麼都可以選，你⼼想：“我該選什麼？”如果我們沒有培養⾃我

覺察，你怎麼能為⾃⼰做決定，⽽不隨波逐流？因此，內省智能要求我們幫助學⽣詢問⾃

⼰是誰、重視什麼，以及不同領域的知識如何影響他們的選擇。 

我理解這種情況。我是家裡第⼀代上⼤學的⼈。換句話說，在我家，我是第⼀代⼤學⽣。

我的⽗⺟、叔伯阿姨、表哥表姐都沒上過⼤學。所以我沒⼈可以問，也沒有⾜夠的⾃我覺

察。所以我選了地理，因為我在學校學地理，成績还算不錯。但我不知道⼈類學是什麼，

不知道作業管理是什麼。那麼，我們如何幫助學⽣更好地了解⾃⼰與周圍的世界，以便他

們能做出更好的決定——不僅在⼤學期間，更在畢業之後？ 

若將通識教育設計為⼀種整合性體驗，能提供結構化的機會，讓學⽣⾯對關於正義、⾃我

認同、永續性與⼈類繁榮的基本問題。要求學⽣綜合不同課程知識的“總整課程”研討會，

可以幫助學⽣將學科學習與更廣泛的⼈類關懷連結起來。這就是我想說的：通識教育與專

業教育的結合是強⼤的，不是⼆選⼀，⽽是兩者兼具。 

除了通識教育，各⼤學也可以從史丹佛⼤學“⼈⽣設計實驗室”的課程中汲取靈感。著名的

實驗室主任⽐爾・柏內特合著有《設計你的⼈⽣：如何打造充實快樂的⼈⽣》，他提倡⾃

我覺察是在不確定的未來中茁壯成⻑的終極關鍵。在史丹佛，這是透過⼀系列設計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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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“設計你的史丹佛”、“設計你的⼈⽣”、“設計你的職業”）來實現的，設計思維幫助你

釐清思路。在新加坡管理⼤學，透過我們的“綜合學科學院”，我們允許學⽣設計⾃⼰的主

修。你可以決定⾃⼰⼈⽣中真正感興趣的是什麼。當然，這可能會隨著時間改變。但在

18或 20歲這個時間點，⼀個學⽣可以說：“我看到我的祖⽗⺟正在⽼去，我的叔伯阿姨

們很掙扎。他們過去可以開⾞到處跑，現在不開⾞了，感到迷失，他們的世界正在縮⼩。

我對於為⾼齡⼈⼝做些事充滿熱情。” 然後這位學⽣可以去找教授，教授幫助他組合⼀個

主修，讓他能夠從不同學科的⻆度理解⽼化的不同⾯向。這不適合所有⼈，傳統的學科主

修仍然存在。但有些學⽣會利⽤這種⾃由去追隨⾃⼰的熱情。這需要⾃我覺察。對於那些

說“我真的不知道我對什麼感興趣，我⼈⽣沒有熱情，我不知道我想做出什麼改變”的學⽣

來說，這樣的課程會很困難。但其实我们不需要每個⼈都這麼做，少數充滿熱情、創造⼒

和創新精神的學⽣可以這樣做。 

內省智能的第三個⾯向是探索與實驗的精神。當⼀個⼈⾯對⼀個需要不斷重新開始的世界

時，他們需要習慣探索，並培養嘗試新思維與新做事⽅式的意願。  

這種態度很難“教導”，但可以“感染”，可以被引導。你需要提供我所謂的“熔爐經驗”，並

提供獨⽴產出的機會。“熔爐經驗”是⼀種轉變性的經驗，你會進⼊⼀種新的覺察狀態和⾝

份認同。⼀個很好的例⼦是學⽣出國交換。那可以是轉變性的。我看過學⽣回來後的改

變。⾸先，他們需要有探索的意願，必須真正想去⼀個不同的地⽅。最近，有個學⽣寫信

給我。不幸的是，他也是我的姪⼦，我⾮常⽣氣。他說：“我真的很想去Ｘ⼤學交換，我

想跟我的朋友們⼀起去。我們可以作為⼀個⼩組申請嗎？”我氣到不想回他，⽽是告訴了

他爸爸。我的意思是，去別的地⽅的意義，不就是為了不要待在舒適圈、不要跟朋友們黏

在⼀起嗎？但太多學⽣這樣做了。我當年在海外留學時，去宿舍餐廳吃飯，所有新加坡學

⽣每晚都聚在⼀個⻆落⼀起吃飯。但去了⼀個不同的地⽅卻做同樣的事情，意義何在？我

知道跟相似背景、有共同經驗的⼈在⼀起很舒服，但我們必須培養的是探索精神。所以，

光有交換計畫本⾝不⼀定是答案，因為學⽣可能出現這種⾏為。關鍵在於不斷強化訊息：

你必須嘗試不同事物、與不同的⼈在⼀起、讓⾃⼰接觸新事物，有時甚⾄需要結構化地引

導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：不要讓你的学⽣以朋友群體的形式⼀起去同⼀個地⽅。这正是我對

我姪⼦說的话。 

第⼆：彰顯⼈性與管理⼈類脆弱性 

除了擴展認知智能之外，在 AI時代的第⼆個重點是我們的“⼈性”——我們作為⼈類的本
質。因為如果機器能⽐我們更快、更準確地做所有事情，那我們還能貢獻什麼？ 

就是我們的⼈性。⼈性特質⾄關重要，包括判斷⼒、同理⼼、詮釋⼒、道德推理、⽂化理

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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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我引⽤⼀位英籍匈⽛利哲學家⿆可・波蘭尼的話。早在 1960年代，他在《暗默次元》

⼀書中寫道，⼈類的許多知識實際上是“暗默的”，⾮常難以⾔傳，無法寫成編碼。你就是

直覺地知道某些事情。因此，儘管 AI擁有巨⼤潛⼒，⼈類的直覺與暗默會理解——⾄少
在⽬前——是 AI無法取代的。這就是所謂的「波蘭尼悖論」，講的是⼈類能夠執⾏許多任

務，我們直覺地知道如何做，但卻無法說出其規則或程序。你就是知道怎麼做。如果你無

法說出規則和程序，就無法寫成編碼，因此 AI就無法做到。他不是唯⼀這麼說的⼈。還
有⼀位叫莫拉維克，他的“莫拉維克悖論”指出，雖然機器擅⻑智⼒任務，但它們卻難以處

理基本的⼈類能⼒，如⾝體感知與社交互動。這兩個悖論都強調了培養學⽣獨特⼈性特質

的重要性。 

這⼀切都在呼籲“以⼈為本的教育”。我們該怎麼做？透過藝術、⼈⽂學科、社會科學。⽂

學、哲學、歷史課程，能引導學⽣認識道德模糊性與歷史偶然性。它們邀請學⽣檢視動

機、敘事與⾮預期的後果。 

研讀⼈⽂學科，我們學習何謂⼈性，何謂為“⼈”。透過⽂學與歷史，我們既看到⾃我犧牲

領袖的殉道精神，也看到野⼼勃勃的殘酷無情。我們體會到擁有知⼰的意義，也體會到擁

有殘酷敵⼈的感受。這些都可以從歷史與⽂學中讀到。我們⾒證⼈類愛情的溫柔、失落的

痛苦與重逢的喜悅。在⼀個⾼度科技化的時代，我們更需要⼈⽂學科。不必作為主修——
但如果你有興趣，當然可以主修——⽽是作為我們教育的⼀部分，這⾃然歸屬於通識教育

的範疇。在機器⼈可以分發藥品、聊天機器⼈可以取代⼈類對話的世界裡，能夠抵擋 AI
⾰命浪潮的⼯作，正是那些需要理解⼈性、依賴⼈類同理⼼的⼯作。 

融⼊這些學科與觀點的通識教育⾄關重要。在討論氣候政策、⽣物科技或⼈⼯智慧時，通

識教育能確保學⽣不僅思考“能做什麼”，也思考“應該做什麼”。這不是對傳統的懷舊辯

護，⽽是為應對倫理複雜性所做的準備。 

但是，透過⼈⽂與社會科學來“教導”⼈類境況，並不等同於“成為⼀個⼈”。在《百歲⼈

⽣》⼀書中，安德魯・葛瑞頓與琳達・史考特提醒我們，要成為⼀個⼈並活到 100歲，

不僅需要財務資源。當然，如果你活到 80歲卻發現沒錢了，處境會很糟。但如果你活到
80歲卻孤單⼀⼈，⾝邊沒有任何⼈陪伴，那也同樣悲慘。所以，你需要⽀持你的家⼈、

好朋友，還需要良好的⾝⼼健康。 

⽬前在新加坡，平均壽命約 84歲，男性稍低，⼥性稍⾼。但那是“平均壽命”。還有“健康

餘命”，也就是你健康⽣活的年數，通常⽐平均壽命少 10年。所以我們需要培養更好的⾝
⼼健康，盡可能延⻑健康餘命，使其接近平均壽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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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，美國許多⼤學曾將體育課列為必修，現在只剩下原來的三分之⼀，因為我們偏重認

知，忽略了動覺智能。 

我希望建造更多學⽣宿舍，因為我希望學⽣們住在⼀起、建⽴友誼，也許找到⼈⽣伴侶，

進⽽挽救我們急遽下降的⽣育率。但⼀個只考慮認知發展的教育部會說：“我只能給你空

間蓋教室。”這就是在偏重認知，忽略了全⼈發展。 

我原本還想談“跨領域深度”和“終⾝學習”作為⼤學必須⾯對的另外兩個顛覆領域，但時間

已經不夠了。我想或許我們可以預留時間給討論。 

 

結語：為未來世紀做準備的⼤學 

讓我總結⼀下。⼤學之所以能延續近千年，是因為它們能因應社會變⾰⽽演進。當代⼤學

將如何因應由 AI與⻑壽定義的時代⽽演進？我相信全⼈教育是關鍵。我們過去過於偏重
認知。我認為我們需要把⼀些東⻄找回來，納⼊⼀些你在中⼩學就會做的事。⼩學⽣仍然

有體育課，但我們認為到了 20歲就不再需要了。我不認為這是對的。 

藉由我剛才說明的某些⽅式，通識教育是全⼈教育中⾮常重要的⼀環。但我也要說，全⼈

教育要求我們不僅擁抱通識、專業與學科教育，也要擁抱其他類型的活動。 

因此，在我服務的⼤學，當我談到課外活動（如體育、藝術、社區服務、實習），這些都

發⽣在教室之外。所有負責這些活動的同事，我由衷地敬佩他們，視他們為”共同教育

者”。他們與教授們以不同，但同樣重要的⽅式，共同教育我們的學⽣。 

所以，我很想了解臺灣的通識教育歷史——這實際上可以追溯到周朝。我覺得，我們需要

重新找回其中的⼀些精神。 

⾮常感謝⼤家的耐⼼聆聽。 

 

 


